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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注意到了王蒙小说的拼贴性，但回归

王蒙小说文本，也许会发现“拼贴”一词并不太准确。

这种停留于“破坏和移位”的拼贴，只是王蒙小说

创作的表现手法，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少年布

尔什维克、政治运动中的亲历者以及新时期的文化

部长，即使在艺术上，王蒙也很难说具有彻底的“破

坏精神”，其小说文本的深意也不足以用“拼贴性”

来概括。与其说是“破坏和移位”的拼贴，不如说

是“组合与聚合”的组接。

组接，本就具有符号学意味，这是王蒙本人

以及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的，但笔者并未见到从符

号学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文字。不少学者用

语言学、语义学等方法展开讨论，近年也有用毕

加索立体主义的概念进行论析的文章，应该说都

不乏新意，但就其更深刻更本质地把握住王蒙小

说的表达方式、叙述方式的深层内在机制，以点

带面形成全面把握王蒙小说创作的一种视角而言，

从符号学的双轴关系切入王蒙小说的组接性，无

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

“组合与聚合”，是符号学中的双轴，即组

合轴与聚合轴，指符号文本的两个向度，任何符

号文本的编码或解码，就在这双轴关系中展开。

组合与聚合这一对概念，来自于索绪尔符号学理

论的“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话语中的各

个词之间的线性连接关系为句段关系，而话语之

外在人们记忆里具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与词之间构

成联想关系。①这一对关系被后来的符号学家们不

断发展和完善，“联想关系”改称聚合轴，而与

其对应的“句段关系”则改称组合轴。雅各布森

“组接”的游戏

—符号学双轴关系视域下王蒙小说的先锋性试探

唐小林   张   雪

内容提要：“组接”作为表意方式，体现了王蒙小说的先锋试验特征。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创作《青

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活动变人形》《来劲》《白先生之梦》

等一系列作品，王蒙对“组接”近半个世纪的不懈探索，形成其小说的独特诗学。他的这类小说，

或者偏重组合，或者偏重聚合，或者以不协调的组合关系实现对社会现实的转喻，或者以矛盾的

聚合达成对心理世界的隐喻。在其荒诞、调侃的“组接”游戏背后，充满对现实人生、社会时代

的深沉关怀。而“组接”所营构的双轴共显文本，强烈地召唤读者主体的自由介入，并由此敞开

了小说无限衍义的空间。无疑，“组接”是王蒙小说先锋试验的一个突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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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50 年代对双轴关系的阐述较为清晰明

白，聚合关系为相似因素（similarity）之间的替代

（substitutive），组合关系为邻接因素（contiguity）

之 间 的 陈 述（predicative） ②。 聚 合 轴 上 的 选 择

（selection），与组合轴上的结合（combination），

共同运作构成符号文本。③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

王蒙实验性小说的创作巅峰，他这一时期的许多

小说都明显呈现出符号学特性，大多以聚合轴与

组合轴迥异与常规的方式运作文本，在文坛引起

较大争议。

王蒙在 1980 年代开始有意识地创作蕴含符号

学双轴运作妙意的实验性小说，具有他所谓“组

合”“组接”“重组”等特征。最明显地显露这

类特征的创作，要从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④说起。

这部主要讲述倪吾诚无所事事痛苦一生的长篇，

叙事集中于 1940 年代社会转型期倪吾诚无奈而狼

狈的中年遭遇。倪吾诚接触了西学新思想却未解

现代化深意，与几乎并未接触新思想的家人之间

的矛盾，体现出倪吾诚这类社会转型期的畸形儿

思想与处境的不协调。王蒙在阐述这一人物时提

到：“玩偶……的头部、腰部、腿部可以随意组合，

可以来回地变。我由此就写了一个人，他的思想、

他的头脑、他的教育、他的认识、他的处境之间

的不协调。”⑤这里的“组合”，让人联想到小说

里提到的倪吾诚为儿女买的一种所谓“活动变人

形”的日本玩具，脑袋、身子、腿的装扮和姿态“是

活动可变的”，“同一个脑袋可以变成许多人。

同一个身子也可以具有好多样脑袋和好多样腿”⑥。

联系主人公倪吾诚的一生，我们很可以说这种“组

合”，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期的人与他者之间的矛盾，

用双轴关系视角来看，即组合轴上各组分的不协

调。强调“组合”，王蒙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人生

中各种荒诞的不协调现象。

后来在 1988 年底至 1989 年初与王干的对话中，

王蒙认为：“《组接》可是真正的活动变人形。”⑦《组

接》⑧这部短篇小说是由“头部”“腰部”“足部”“尾

部”四部分组成，分别描述了一批青年、中年、老

年的人生阶段及其遭遇，而各部分之中又并置了很

多截然不同的境遇，读者可以在各部分之间进行随

意组接，就像可以给“活动变人形”玩偶的头戴上

不同的帽子、身子穿上不同的衣服、脚穿上不同的

鞋子，强调多种选择和替代，从而形成多套不同的

搭配，构成这批人物不同的人生走向，而现实人生

本身也是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王蒙在

1992 年对《组接》作过如此阐释：“我写的意思是

人年轻的时候的四、五种情况，而到中年谁变成哪

种情况都有可能，你可以自己设想……它让人们思

考在人生旅途中各种变化的可能。”⑨用双轴关系

视角看来，也就是说，人由年轻走向老年，“头部”“腰

部”“足部”“尾部”是一个组合轴上连贯的邻接

关系；而人生的各个阶段会遭遇各种可能的情景，

各遭遇之间具有相似性和可替代性，偏重聚合。这

种“组接”，是对人生多种可能的展现，强调主体

选择。

王蒙热衷于“重组”的游戏，在《〈锦瑟〉

的野狐禅》⑩一文中，他将李商隐的《锦瑟》中的

字，打乱后重组为七言律诗、长短句、对联，发

现：“这些字词之间有一种情调的统一性、连接

性和相互的吸引力，很容易打乱重组。” 这些字

词由于情调上的统一性、相似性，可处于同一聚

合轴上进行多种选择；同时认为此诗：“字词的

组合有相当的弹性、灵活性。它的主、谓、宾、

定、状诸语的搭配……是游动的、活的、可以更

易的。” 汉语语法的灵活性，赋予了这些字词组

合关系的多样、灵活，不受太多语法规则的限制

也能同样表意。接着，“重组”的概念在《重组

的诱惑》 一文中得到了详细阐述：“有意思的是

人们认为天机就存在于文本的重组或变异诠释（这

也是一种重组，符号学意义上的重组，所指与能

指对应关系的重组）之中。” 考察了古今中外“重

组”游戏的文本现象，认为“重组”是一种对原

文本释义的新的探索，以及对语言潜力的发现，

是一种对内涵和形式的同时开掘。

正如王蒙在《组接》中所言：“结构，是可以

变化和摸索的。” “组接”不仅体现出王蒙小说

在内容上关注现实和人生的多样与选择的特性，也

是其小说在形式上的创作追求。显然，以“组接”

来概括王蒙小说创作特性，能够涵盖王蒙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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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和形式诸方面，也能统一偏重组合的“组合”

概念和偏重聚合的“重组”概念，能够深入王蒙小

说创作的内涵和先锋实验的底里。

二

内容上的“组接性”，在王蒙创作初期就已出现。

《活动变人形》中的这种人物思想与处境不协调的

组接性，在 1950 年代创作的《青春万岁》 和《组

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两篇小说中就初见端倪。《青

春万岁》主要讲述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中生在 1952-

1953 年的生活，热爱集体、投身建设的积极分子杨

蔷云，却也有内心的迷茫与感伤；基督教徒呼玛丽

和资产阶级出身的苏宁，也在改造自己走向集体生

活的过程中充满了内心冲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人》讲述青年林震刚转为区委组织部职员之后的

遭遇，他怀揣理想的热情却在组织部的工作现实

中常常受挫，理想的纯粹与现实的复杂之间的不

协调给林震带来了许多惶惑。关注人物内心与外

部环境的矛盾冲突，一直延续到刻画“中间人物”

的短篇小说《眼睛》 和《夜雨》 ，此后便因政

治运动而搁笔。《眼睛》中的苏淼如在为私人情感

还是为集体建设的选择面前充满了内心冲突；《夜

雨》也着重描绘秀兰在结婚前最后一天选择留在农

村参与集体抗旱还是嫁到城里享受优越条件的内心

挣扎。王蒙在创作初期就已擅长在人物思想与外在

环境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内心的矛盾、痛苦与惶

惑，侧重于呈现这种不协调性，体现出王蒙对文本

组合关系的看重。

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组接性”在形式

与内容上展开了双重开掘，大胆的形式创新，使

王蒙小说在双轴运作上的先锋试验显得更为明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说《来劲》 和《白先生之

梦》 ，这两个短篇小说分别是偏重组合和偏重聚

合的典型。

《来劲》以混乱的句法形式讲述主人公在社会

变革的新旧交替时期一次外出经历。小说中意思相

悖的词语的并置令人迷惑，王蒙在聚合轴上不作唯

一的选择，将多个具有某种共同点的相似因素都排

列在组合轴上，造成组合轴的迥异，形成不协调的

组合关系。如开篇的“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

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

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

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 。“三天

以前”“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后”这

四个词的共同点是都表示时间，都可以处于状语位

置，这恰好体现了“聚合轴的组成，是符号文本的

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比较，从而有可能被选择，即

有可能代替被选中的成分的各种成分” 。这些时

间词都有可替代性，但作者并未做唯一的选择，把

一些本应“不在现场的”“潜在” 要素变为在场。

一旦聚合轴上多个因素在组合轴上同时出现，作者

故意将某些本应隐藏的成分显露出来，则是“别有

用心”。如后文描绘 Xiang Ming 到达某地之后的感

受：“觉得这里确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觉得这里

缺乏管理……觉得真是变了样了……觉得还是又穷

又破……觉得一点也不落后……觉得最好还是先修

几个过得去的厕所……” 诸多感受之间呈现出相

悖关系，觉得美又不美，觉得变了又没变，觉得不

落后又落后，仿佛故弄玄虚，令人感到糊涂。句法

上的混乱与社会新旧交替时期人的感受的混乱相契

合，实现了形式与内涵的双重开掘。

然而，聚合轴上的诸因素并置并非绝对混乱，

我们仍能通过组合轴辨识出故事情节。《来劲》也

以意思相悖的句子呈现人物多个可替代的谓语动作

和所处情境，如第二段以无主语句描述了各种外出

方式：“于是乘着超豪华车……好不容易叫了一辆

出租车……坐在牛车上……骑着马最好还是骑着骆

驼……飞机起飞……火车的软席车厢里……” 就

在我们对诸多情境不明就里的时候，紧接着一句“向

明出差、旅游、外调、采购、推销、探亲、参观、

学习……” 提示着我们，上面那段话的主语是向明，

各种情境便是向明去出差、旅游等的所见所闻所感，

最后“她到达了找到了误会了迷失了失落了错过了

他要去的地方” ，不管是找到还是没找到，都表

明的是这个外出的结果。为了更清晰地把握文本信

息，我们不妨以双轴视角对《来劲》的第二自然段

的内容作如下呈现（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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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聚合轴是“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构

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 ，我们要把握王蒙小说

中混乱并置的聚合轴诸因素，则须找到诸因素之间

的共同点和相互关系。通过列出双轴中的各类信息，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发现聚合轴上诸因素的相似点，

如图 1 中第二个组分的聚合轴都表示出行方式，第

三个组分的聚合轴都表示人物称呼，第四个组分的

聚合轴都表示出行目的……每个聚合轴上，除了文

本所列出的诸因素（实线框表示）也还有作者并未

列出的隐藏在文本之外的更多因素（虚线框表示）。

同时，通过梳理整个组合轴诸组分的邻接关系，我

们可以看到，第二自然段便是讲述主人公的一次出

行经历。以双轴视角来梳理全篇，我们发现《来劲》

便是写的主人公在病或未病之后的一次出行过程中

的所见、所遇、所闻、所感，文本不再变得模糊不

清，能够找到统一的内涵，具有了解释意义的可能，

这便是用双轴关系来分析王蒙此类小说的优势。

同时，汉语是音义结合体，聚合轴上诸因素之

间除了具有语义上的可选择性，而且还有语音上的

可选择性，这是《来劲》的诸多研究者所忽略的。

小说的最后一句：“列入世界名人录黑名单成为

最佳男女煮脚……” “煮脚”是“主角”的音近

词，正如小说第一句交代主人公的名字为“向明，

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

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 ，都是 Xiang 

Ming 这一语音的多种字符表达。语音方面聚合轴上

的诸多选择，让具体读什么音变得不重要，重要的

是同音背后的异义。“主角”的音近词众多，貌似

具有宽幅的聚合，但为何在此选择“煮脚”？“煮脚”

一词，用“脚”的联想——臭和不修边幅的低俗意

味——构成对“主角”这一备受瞩目的被认为是十

分光荣的崇高概念的解构。而“煮脚”前面的定语

为“最佳”，更是加强了这种戏谑、调侃之态。这

种利用具有某种意义的相似性（音近）基础上的差

异（义异）词，以庸俗解构崇高的手法，初露于《来

劲》，又在《白先生之梦》中达到高潮。《白先生

之梦》讲述白先生给“我”的一封信讲述他的梦境，

接着便是“我”受邀到某地进行一次讲演的经历。

小说中多处用音近的俗词取代崇高语义的词，全篇

可谓俗词的狂欢，如“答摆树博士领导世界新潮流，

头脑优锈，思想进花，学贯中稀，书破亿卷，论述

精屁，一针贱血，春疯化雨，惠我凉多，久旱干雨，

她香故知，字字针理，句句荒金……” 。这位博

士也与《来劲》中的 Xiang Ming 一样在称呼上具有

图 1  《来劲》第二自然段的组合轴与聚合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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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文中先后对其称呼“达白署博士”“大

百墅博士”“答摆树博士”，其用意有待下文详析。

同时，我们可以通过联想进行解释，“优锈”是对“优

秀”的消解，脑子生“锈”；“学贯中稀”，并未

掌握西学，不过是和稀泥；“论述精屁”是对“精

辟”的消解，所论述的内容不过是放屁，胡说八道；

“一针贱血”，可理解为这位博士所关注的是一些

低贱无聊的东西；“春疯”，即这位博士所言皆为

疯言疯语，也就无从“化雨”；“凉多”，不会给

人带来温暖；“干雨”，一直“久旱”着，不会滋

养人的心灵；“荒金”而非“黄金”，“句句”都

是废话。作者利用小说所描写的演讲情境所看重的

语音效果，以文字展现这种语音效果时，就有意以

低俗的谐音字来替换、消解具有崇高意味的词义，

嘲弄崇高，这是利用汉语同音词众多的特性所实现

的调侃。

能指符号与所指意义的脱节，在场的是常规词

的语音符号，而其字符和语义不在场，隐藏于聚合

轴中，组合轴上只显示俗词的字符和语义，需要解

释者通过语音联想以及全文语境去填补、阐释出来

进行理解，从而体味深刻的嘲讽意味。王蒙利用社

会文化规约，把常用词、成语进行俗化改造，文本

中的俗词显现于视觉的同时，轻而易举地召唤出常

用词在脑海联想中的显现，聚合轴上隐藏的因素，

与被选中的出现在组合轴上的因素具有强关系。在

实际阅读中，脑海中的常用词与文本上的俗词几乎

是同时被读者所接收，因此，这也是一种聚合轴上

多因素的同时显现，也可以说是组合轴的聚合轴翻

转，打开了无限衍义的空间。

三

本应潜藏的聚合因素却显露于组合轴上，符号

文本便呈现出双轴共显的现象。相较而言，《来劲》

是显性的双轴共显，而《白先生之梦》是较为隐性

的双轴共显。《来劲》在组合轴上罗列出聚合轴上

的多种可能，作者在聚合轴上不作唯一选择，不符

合文本可见的语法规范，相悖因素是显露于文本的。

《白先生之梦》虽在聚合轴上做出了唯一的选择，

符合语法规范，却采用对常规词汇的异常性替代，

引起解释者对常规词的联想，从而呈现出所选词与

联想词之间的相悖关系，不符合社会文化规约，相

悖因素是跨文本的，符号文本的双轴共显较为隐含。

两篇小说的双轴共显现象体现出一种对规约的打

破，王蒙小说的先锋试验也由此从“规则支配的创

造”进入到“改变规则的创造”。

我们的表达习惯往往是在聚合轴上只做一个选

择，正如希尔弗曼所言：“聚合关系中的符号，选

择某一个，就是排除了其他”，以求实现某种意图

和目的（intention and purpose） 。而《来劲》在聚合

轴上罗列了多个，表面看起来文本未在聚合轴上做

选择，但其实是采用了“多层次的双轴运作” ，即

一套符号文本有多层次的选择组合关系。这种多层

次的双轴运作与单层次的双轴运作一样，没有时间

上的先后，只有逻辑上的前后，都是同时进行的。

如前文所列举的《来劲》中各类出行方式及其情景，

读者如果要理解文本，就必须再在作者所并置的聚

合轴因素中做出选择，就像是饭店老板列出了菜单，

主人公的名字、出行方式、所见所闻所感都有多种

选项并置在读者眼前，读者若要从中获取某种意义

解释，则必须从菜单上列出的聚合中做出下一层次

的选择与组合，最终呈现为一桌合意的佳肴。菜单

和一桌饭菜是两个层次的双轴运作的结果，这便出

现了巴尔特所言的两套组合文本，两个文本之间是

重叠的，根据巴尔特的表述，我们可以对这种“多

层次的双轴运作”作如下图示：

2

1

E

E

R

R

C

C

图 2  多层次的双轴运作示意图

其中， E 表示组合轴（a plane of expression），

R 表示双轴之间的意义关系（the relation of the two 

planes），C 表示聚合轴（a plane of content） 。图

示为《来劲》这类文本在聚合轴 C 上列出诸因素进

行下一层次的选择组合的情况，另外也有在组合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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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诸因素才能在表面杂乱无章、表意混乱、不

知所云的符号文本中获取解释项。由于违背阅读习

惯，这客观上造成了读者的接收困难，但实验性小

说本来就是对以往创作习惯和阅读习惯的挑战。王

蒙有意塑造并利用这种组接性，是对语言表达潜能

的充分开掘：“语言文字……唤起的不仅有本义，

也有反义转义联想推论直至幻觉和欲望，再直至迷

乱、狂欢和疯狂。” 不管是《来劲》《白先生之梦》

还是其他具有组接性的小说创作，这些王蒙所言的

转义、反义、联想、幻觉等，都是聚合轴上的诸因

素在组合轴上的独特邻接而催开的艺术之花。

五

双轴共显使文本呈现出杂多与统一的特点。杂

多与统一是王蒙人生哲学的追求，他早在《组织部

新来的青年人》中就已使文本呈现出杂多的特征，

只是王蒙后来在 1995 年才阐明“杂多”的意涵：

“杂多，这是一种开放性……开放就不可能一味单

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就不能一味单纯。” 小

说的隐含作者对林震单一而幼稚的单纯、娜斯嘉式

的英雄的现实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幼稚必然在现实

中碰壁，而杂多便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方式。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中，王蒙小说通过形式创新

试图把握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小说中

不协调的组接性，是对社会现实中人的处境的隐喻：

社会面貌和各种制度按照预设轨道不断改革发展，

但人们的思想文化还未得到改革，并未跟进，于是

形成不协调，心理感受与社会发展出现错位。通过

“杂多”的描绘，王蒙小说渲染出社会转型期的人

的尴尬处境，即在急剧变化的生活当中人的惶惑，

人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通过对王蒙小说创作进行双轴关系的梳理，我

们很容易发现王蒙深层的现实关怀，强调激发读者

的自我主体性。描写过渡时期的人、矛盾中的人，

是王蒙从 1950 年代就树立的追求，刻画这种不协

调性、组接性，从而实现“驱散黑暗”“追求光

明”，这成为王蒙小说的主旋律。这一“组接性”，

使得王蒙为中国当代文坛贡献出一类追求光明、驱

E 上展开下一层次选择组合的情况，不再作图。《来

劲》的双轴共显所带来的这种多层次选择组合，在

呈现出文本信息的杂多的同时，也将部分选择权让

渡给读者，请君入瓮，发挥选择的主体性，以便获

得统一、连贯的文本释义。

《白先生之梦》同样重视读者的参与，只是不

同于《来劲》是依赖于文本选择组合的规律，而是

来自于社会文化规约的强制召唤力。相较于《来劲》

聚合轴上的宽幅选择，《白先生之梦》的俗词位置

上的聚合实质是窄幅，例如“优锈”只能让人联想

到谐音的常规词“优秀”，而很难有更多的联想和

选择。宽幅有利于呈现丰富的文本信息，让读者享

有更多的选择组合权，但窄幅也独具匠心。《白先

生之梦》中窄幅的聚合，是作者对读者的联想空间

划出了明显的边界，而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解释却能

够跨越这个边界，在整个小说文本和现实社会生活

与时代的广阔背景中寻找伴随文本从而读取信息。

如俗词与常规词二因素之间，能够启发读者思考：

“优锈”的博士与“优秀”的博士在这个时代中何

者更真实？夸夸其谈是在“讲演”还是无聊的、抹

除个人特性的“酱淹”？这个抹杀个体的时代是否

果真存在“隐私权”还是让你遭受痛击的“阴死拳”？

这个充斥着乱乱轰轰的声音的时代是正在践踏个体

生命的“文化小割命”还是“文化大革命”的遗存？

那些宣称自己要“永垂不朽”的人也许不过是在作

“勇吹不咻”的自我吹嘘……俗词与常规词之间的

联想空间，召唤出对这个时代广阔而深刻的反思，

于是，这个作者划定的聚合边界便由此生发出意义

阐释的无限张力。

四

双轴共显凸现出小说文本的组接性。《来劲》

的组接性体现于聚合轴上多个选择因素的并置与组

合轴上唯一位置之间的不协调，《白先生之梦》则

是所选俗词与邻接的崇高语境之间的不协调。这种

不协调性出现在小说中，使文本成为弱符号，需要

解释者考察小说的伴随文本，如创作的时代背景、

社会文化规约、王蒙的小说创作特性等，结合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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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黑暗的精神典型。这种典型性、象征性便是通过

与现实保持距离从而间接地再现现实的方式来实现

的，偏重聚合，需要人们破译潜藏在聚合轴上的诸

多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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